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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作为当前学前教育深化发展与幼儿园课程改革推进的代表性理论主张，二者同源、异构，

同趣、共建，是幼儿园课程与游戏有机融合、构建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的有益尝试与大胆探索。展望未来，可尝试从推

进幼儿园教育教学的三重重心转向、优化幼儿园课程体系的三度生长空间、搭建幼儿园内生发展的三维教研体系，切实推进构

建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与教育生活的实践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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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the current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reform，the“Curriculum Gamification”and“curriculum-based play”are homogenous，heterogeneous and of the same in⁃
terest and common construction，which ar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nd beneficial attempt and bold explora⁃
tion of construction of the play-centered curriculum. Looking ahead，we can try to promote the triple focus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optimise the three-dimensional growth space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system，and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teach⁃
ing and research system for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a play-centred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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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作为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基本权利、基本

需求与基本活动，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

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尽管推进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的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中依然困难重

重，但各级各类幼儿园在坚持“儿童立场”、践行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过程中已总结提炼出丰

富的实践经验。“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作

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深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发

展中代表性的理论主张，其实践背后反映着当前

以儿童为中心的与以教师为中心的课程整合与

平衡的发展趋势［1］11，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我国学前

教育改革与时俱进、迈向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

课程实践的有益探索。究其本质而言，在持续践

行幼儿园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深化改革中，

构建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2］8和创造以幼

儿的主体性活动为特征的幼儿园教育活动体系、

幼儿园生活［3］19才是根本之所在。学前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背景下，在回答“课程游戏化”与“游戏

课程化”是如何坚定不移地走在这一内涵式的发

展道路之前，有必要对“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

程化”实践的内涵要旨及与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

园课程实践的关系作出必要梳理。

一、“课程游戏化”的实践演进及本质

澄清

（一）“课程游戏化”实践的发展历程

2014年，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颁发了《关于

开展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的通知》（苏教基

［2014］17号），旨在通过以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

设项目的方式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该项目在具

体实践过程中强调“三个基本”，即幼儿园应以游

戏为基本活动、以建构综合课程为基本思路、以

提高教师观察分析等教育能力为基本抓手，以期

将游戏理念融入课程建设全过程，并形成环境创

设、游戏组织、生活活动融为一体的幼儿园课

程［4］。该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虞永平教授团队为

理论引领，其相关研究对“课程游戏化”意义、要

求与路径作出详细阐释。透视江苏省的实践经

验，依托于幼儿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推进幼儿园

“课程游戏化”项目建设及其“课程游戏化”实践

既是幼儿园教育质量建设工程、幼儿园课程建设

工程，亦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工程。

（二）“课程游戏化”实践的内涵本质

究其本质，“课程游戏化”不是用游戏去替代

其他课程实施活动，而是让幼儿园课程更加适合

幼儿、更加生动丰富和有趣，既能确保基本的游

戏活动时间，同时又可以把游戏的理念、游戏的

精神渗透到课程实施的各类活动之中［5］。这一观

点尽管未曾清晰界定“课程游戏化”的概念，但已

然明确其核心本质，即“课程游戏化”以幼儿园课

程为逻辑起点并将其逐步采用游戏化和生活化

的方式进行组织的过程［6］。“课程游戏化”既尊重

我国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历史传统，能够继承和发

扬我国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宝贵经验，同时又能够

最大程度上保障儿童游戏的权利及天性、尊重其

独特的学习与成长方式，为其提供适宜的幼儿园

课程体系以及幼儿园生活。可见，“课程游戏化”

并非要重新设计一套全新的幼儿园课程。针对

幼儿园教育实践过程中如何实现课程游戏化、如

何具体操作的问题，有关研究从课程理念、课程

方案、环境创设、活动区域、课程资源、游戏化能

力等六大方面进行阐明［7］。

（三）“课程游戏化”实践的理论旨趣

具体实践中，“课程游戏化”面临回答“幼儿

园课程为什么要游戏化”“幼儿园课程能不能游

戏化”等问题。关于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必要

性，当前相关研究颇丰且多从心理学的角度阐明

游戏是儿童基本的活动方式、学习方式和适应方

式等，幼儿园课程游戏化能更好地满足儿童的认

知的、社会性以及情感性的需要，能够更好地达

成幼儿园教育的目的。关于幼儿园课程游戏化

的可能性，最根本的是对幼儿园课程本质及游戏

本质的反思追问，即“游戏化”的本质是什么，它

与幼儿园课程的关系又是什么。有研究表明“课

程游戏化”是站在质量的高度、着眼于儿童完整

经验的获得［5］，儿童的游戏活动作为其经验获得

和生长的有效方式，与幼儿园课程实现经验具有

内在性联结，共同致力于儿童经验的完整生长。

因此，“课程游戏化”并非改改教案、增加游戏环

节等，而是从理念开始到诊断当前课程建设水平

再到挖掘资源、完善活动、丰富形式以及优化评

价的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工程，理应避免所有活

动应加游戏环节、强化各类游戏预设性目的、细

化并检查全部游戏计划等对“课程游戏化”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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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情况［5］。

二、“游戏课程化”的缘起发展及内涵

厘定

（一）“游戏课程化”实践的发展进程

早在2016年，《中国教育报》在对“安吉游戏”

所作专题报道中，华东师范大学王振宇教授针对

“安吉游戏”所引发的幼儿教师角色转型、幼儿园

课程观的革新以及由游戏生成教学活动的课程

实践转变，就曾指出“安吉游戏”实际上体现着

“游戏课程化”的方向［8］。2018年，第三届全国“儿

童发展与游戏精神”论坛以“幼儿园游戏课程化”

为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幼教工作者围绕“游

戏课程化”的内涵、意义、途径，以及儿童游戏权

利保障和幼儿园课程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9］。基于对“安吉游戏”所引发的儿童观、课程

观和教育观的变革以及相关实践经验的反思总

结，“游戏课程化”的概念作为幼儿园教育实践与

学前教育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幼儿园教育始

于游戏、终于游戏的理论概括与实践升华。

（二）“游戏课程化”实践的内涵要义

就其本质而言，“游戏课程化”是从幼儿的游

戏出发，及时把握幼儿学习的生长点，并通过引

导和建构新的游戏以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过

程，由此“游戏课程化”实质上成为一个通过游戏

的力量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游戏链［10］。这样

不仅捍卫了儿童游戏的基本权利，也保障了游戏

与课程、儿童学习与幼儿园教育生活之间的血脉

相连。就其过程本质而言，“游戏课程化”以游戏

为逻辑起点，是游戏从课程理解之外到进入课

程、成为课程组成部分的过程［6］。也正是如此，

“游戏课程化”是在践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工

作规程》等文件精神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实现

“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有益尝试和大胆

探索，其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以及学前教育深

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三）“游戏课程化”实践的理论寻求

当前，对“游戏课程化”的概念存在着一些困

惑，如“游戏能不能实现课程化”“游戏如何实现

课程化”“游戏课程化达成的是怎样的课程化”

等。纵观“游戏课程化”概念的要素构成及其过

程动态，“及时把握幼儿学习的生长点”作为其理

论体系中的重要命题，“生长点”是实现游戏升

级、课程生成与儿童经验生长的关键支点。所谓

“生长点”是指围绕着五大领域的教育内容生发

出来的教育活动［10］，“课程游戏化”的过程中通过

基于儿童游戏的现实考量有效结合五大领域的

教育内容形成新的游戏生发点，进一步为儿童的

游戏提供新的、更高的发展可能。究其本质，从

游戏活动链接教育活动再到生成新的游戏活动，

背后是对儿童生活经验、游戏经验、活动经验之

间的有机统整，助力儿童在获得完整经验的同时

建构起具有实在性意义的经验认知体系，为其日

后概念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础。之所以“游

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课程”的作用或能够

“课程化”，也是因为幼儿园教育场域中的游戏活

动与其他教育实践活动共同致力于儿童完整经

验的获得，并且游戏活动与作为“课程”组织形式

的五大领域教育活动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经验契

合点，能够持续推动儿童游戏的发展与课程的生

成，以支持儿童获得完整经验并使其经验体系持

续生长。

三、和合共建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

课程

（一）同源：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教育深化

改革之路

对“培养什么样的儿童”“怎样培养儿童”等

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一直是各国历代幼教工作者

对幼儿教育本质和幼儿园课程本质进行追问的

逻辑起点。20世纪以来，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

义教育哲学、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主义和建构

主义心理学等理论的广泛传播，深刻地推动了儿

童观、学习观等内在观念的革新与嬗变，逐步实

现了教育观由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

传统教育观向儿童中心、活动中心与经验中心的

现代教育观的转换。受这些理论的影响，20世纪

八九十年代我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幼儿园

课程改革运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

教育领域中有关主体性教育的研究与反思，有力

推动了教育目的在价值取向上从以知识为中心

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转向［3］148-149。在此背景下，

幼儿园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逐步实现了由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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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及学科体系到重视儿童完整经验生长的过

渡，幼儿园课程改革朝着生活化、活动化、综合

化、游戏化的方向不断推进，游戏作为适宜儿童

的学习方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地位开始逐渐确

立。这意味着在教育大前提下，提供适宜于儿童

发展的幼儿园教育活动与教育生活才是幼儿园

教育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异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课程实

践逻辑

遵循以儿童为中心的幼儿园教育深化改革

的发展思路，着眼于提供适宜于儿童发展丰富多

样的教育活动，有关学者基于对幼儿园课程和儿

童游戏的各自考量，在幼儿园教育教学过程中探

索总结出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课

程游戏化”以幼儿园课程为逻辑起点，致力于打

造适宜于儿童兴趣、生活与经验水平的课程活动

内容体系的同时，以儿童喜欢的活动方式激发儿

童的主动参与深度探究，进而达成幼儿园课程的

育人目标；“游戏课程化”则是以儿童的游戏为逻

辑起点，直接就儿童正在参与的游戏活动寻求与

幼儿园课程的连接点，尝试生成新的课程活动、

丰富已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进而实现对儿童兴趣

特点与幼儿园教育育人目标的兼顾。概而言之，

幼儿园课程更具教育性，儿童的游戏则是更具自

主性，“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分别以自上

而下的教育逻辑和自下而上的生长逻辑，致力于

教育引领与儿童主动之间的平衡，致力于以最适

宜的方式实现着幼儿园教育对儿童生命的哺育

以及促进对儿童的全面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儿

童的主动学习构成了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可能

纽带［11］，并潜在地规定了“课程游戏化”与“游戏

课程化”不同的实践逻辑。

（三）同趣：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幼儿园课程

改革探索

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教育、课程、游戏都很

重要，怎样将我们期望幼儿学习的内容变成他们

喜欢且想要学习的，是幼儿园教育实施过程中必

须考虑的问题［11］。游戏作为学前期的主导活动，

是学前儿童特有的生活与学习方式，也是这一阶

段最适宜于儿童发展的活动方式。幼儿园教育

是由一系列富有教育性的活动组成的体系，儿童

的游戏活动也必然囊括其中，而且对于其他类型

教育活动的有效实施能够提供有益借鉴。也正

是在这样的考量之下，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幼儿园课程改革运动在相关理论的支持下悄然

兴起，“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成为

这场改革运动鲜明的口号。时至今日，践行“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幼儿园教育理念依然是当前

学前教育事业深化发展和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

要内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是要个别环节有

游戏，也不是要用游戏代替所有的课程与教育活

动，而是在保证自由游戏的时间空间的同时，进

一步以游戏化的方式和精神使之与儿童在园的

一日生活有机融合［5］。“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

化”就是奉行这种理念、以不同的方式尝试将游

戏与儿童的生活、教育等有机结合。

（四）共建：课程与游戏有机融合的幼儿园教

育生活

在幼儿园教育实践场域中，“课程游戏化”与

“游戏课程化”以各自的实践逻辑，在《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等文件精神的指引下，践行“幼儿园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让幼儿园教育和课程充满游戏精神，

捍卫着儿童游戏权利、提供适宜的幼儿园教育，

努力创造符合儿童兴趣需要以及教育生长规律

的童年生活。所谓共建，理论层面“课程游戏化”

与“游戏课程化”和合共生，实践层面“课程游戏

化”与“游戏课程化”有机互补，体现着幼儿园教

育中课程与游戏有机融合的两种视角，即课程的

游戏视角和游戏的课程视角［11］。因为，只有兼顾

课程与游戏两种视角，有机统整“课程游戏化”与

“游戏课程化”两种实践，才能有效平衡幼儿园教

育中教育性与自主性、普遍性与个性化、预设性

与生成性、系统性与鲜活性等之间的张力。“课程

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都有其各自的适用范畴

与边界，并不是所有的课程活动都必要且可能游

戏化，也并不是所有的自主游戏都必要且可能生

成新的课程。结合具体情境中的真实需求，“课

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更是相互补充、相互

推动的互嵌结构，尤其是当幼儿园的教育如流水

般［12］98滚动向前时，两者任何一种都可以作为活

动的开始，另一种则作为拓展和深化，如此循环

往复不断推动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深度融合，和

合共建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进而实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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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儿童生命的充盈和幼儿园教育生活的完满。

四、构建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的

实践路向

（一）切实推进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的三重

重心转向

在践行“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学前教育深

化发展与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

是“课程游戏化”还是“游戏课程化”均是从融合

幼儿园课程与游戏的逻辑起点出发，分别从课程

的游戏视角与游戏的课程视角进行深度的剖析

与探究。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是“课程游

戏化”与“游戏课程化”实践探索的理想样态［13］，

对于“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的理解把握

不能简单等同于将幼儿园课程变成游戏或将游

戏变成幼儿园课程。因为，仅把游戏当作儿童存

在之外的人类教化工具或与儿童学习对立的教

学辅助工具［14］，终究是无法突破当下儿童游戏异

化的困境。故而，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化需

要将课程的游戏视角与游戏的课程视角有机融

合［11］，并以儿童能动性的发挥、教师能动性的发

挥为目标，在借鉴“课程游戏化”还是“游戏课程

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寻求课程引入游戏

与游戏生成课程的新的可能性。为此，应切实推

进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理念与重心的深度转向，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应从仅关注活动类型的多样化转向在

此基础上更加关注活动经验的深度化，这意味着

相较于活动五花八样的名称，有意义的活动本身

才是关键，因为对于儿童来说，真正有兴趣的、吸

引他们参与的、能够促进他们发展的是各种有意

义活动的本身，其背后是活动所包含的经验与儿

童生活学习经验的有效联结并以此形成新的经

验与认知结构，而不是所谓的课程、游戏等活动

的名称区分；其次，应从仅关注教师的活动设计

与组织到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活动实施过程中

的互动效果与质量，这意味着要改变长期以来仅

关注教师是否能够有效设计并组织完成预设课

程活动流程的实践导向［3］170，真正实现从结果导

向到过程导向的转变，切实关注并不断提升活动

实施过程中的互动质量与水平，进而有效支架儿

童经验及认知等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最后，应从

仅关注形式与流程完整意义上的活动评价到以

反思评估活动支持、进一步拓展延伸的转变，转

变“检查”“考核”等单一性的“教育督查式”的评

价导向、切实发挥活动评价对于活动优化完善的

引领和支持作用。只有如此，幼儿园教育教学实

践的价值导向才能从更加注重是课程化还是游

戏化的表现形式本身，转向更加注重儿童的生活

经验、学习经验与活动经验有机融合、持续生长

的活动实效本身。

（二）完善优化幼儿园课程内容体系的三度

生长空间

纵观“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的相关

教育教学实践，二者均强调重视课程活动与游戏

活动内在经验与儿童生活学习经验的有效联

结。对于教师而言，幼儿教师必须揭开课程概念

的神秘面纱并思考如何用一种有利于课程实施

的方法来定义课程［1］47，同时也必须着眼对“游戏

性”和“游戏力”［14］的综合考量以儿童最喜欢、适

宜的游戏的方式助力其完整和谐发展。为此，充

分挖掘儿童生活中各种活动资源、创设丰富的活

动环境与游戏情节、深度拓展活动中的师幼互动

同伴互动等成为现实的着眼点与突破点。概括

而言，在切实推进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体

系建构的过程中，完善、优化幼儿园教育的三度

空间是实现幼儿园课程生长与教育生活充盈的

重要支撑点，亦是将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理念与

重心的三重转向落在实处，尤其是在面对活动失

真流于形式、教师无效且过度干预居多、游戏材

料空间时间失衡等问题［15］的背景下则更具迫切

性的现实意义。

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融合

性、整体性的视角去理解空间的物质性、精神

性与社会性［16］5，所谓三度空间，具体是指幼儿

园课程等教育活动实施所依赖的物理空间、心

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皆课

程的教育理念下，完善幼儿园课程内容体系的

物理空间即优化时间、空间等相关要素的物质

属性，如确保儿童活动开展的时间、深度探究

的时间与空间，提供有准备的物质环境与丰富

材料、有效促进儿童与环境之间的深度互

动［17］，进而促进儿童经验的有机生长与发展；

心理空间的完善即优化相关要素的艺术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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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与主体性用以对抗绝对的科学性、物质性

和客观性，简言之,就是营造亲切、温馨、鼓励以

及儿童熟悉的互动与文化氛围等，激发儿童作

为能动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使幼儿园及

班级的物质环境成为儿童学习生活乃至生命

中有意义的情境，进而彰显出儿童应有的主体

精神和生命的跃动［17］；社会空间则是实现物理

空间和精神空间有效联结的中介，是以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为桥梁的对于主观与客观

的有机统筹与融合，具体而言则是有效支持各

种活动中的人际互动与合作交往，引领和提升

儿童进行社会性参与、交往的质量水平，进而

达成儿童社会性概念认知与结构关系的建立

及深化。

（三）搭建支持幼儿园优质内生发展的三维

教研体系

基于江苏省推进“课程游戏化”与浙江安吉

推进“游戏课程化”的实践经验，科学观察、有效

支持在践行“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性的推动角色［18］，幼儿教师作为这场

革命的中坚力量，更是当前幼儿园教育教学与课

程改革走向深化的关键所在。展望未来，面临着

践行以儿童为中心、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学前教

育改革和幼儿园课程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

不同于“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的多种实

践模式，建立强大的、专业性的发展支持体系，尤

其是基于儿童真实活动的观察反思与支持培训，

构建区域教研、园本教研、班本教研三位一体的

幼儿教师“沉浸式”成长［19］的支持体系，才是从根

本上切实保障教师专业能力水平、师幼互动水平

以及幼儿园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关键。就其内

部运行而言，区、园、班三维教研体系包含着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协调作用路径，借以实现区

域学前教育的统筹均衡与优质发展。具体而言，

区域教研重在定“调”，园本教研重在定“性”，班

本教研重在定“步”，由此推动区域内学前教育稳

步提质与特色发展。

透视“课程游戏化”与“游戏课程化”实践

背后的教研体系支持，无论是江苏的“课程游

戏化”实践还是浙江的“游戏课程化”实践，有

机团结了区域内部的理论力量与实践力量，区

域内的历史文化与实践积淀、各种特有的社会

文化与自然资源等更是构成了区域内部幼儿

园内生发展、特色发展的现实根基。在园本教

研与班本教研力量有限的条件下，区域教研集

众多人力、物力、财力、等于一身，在完成区域

学前教育统筹发展顶层设计的同时，也明确了

区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发展思路与实践路

向。园本教研与班本教研则是在这一行动逻

辑之下的“发展适宜性”实践，在以儿童为中

心、以活动为依托的课程改革深化中，实现“同

课同构”“同课异构”“异课同构”的普遍性提质

与个性化发展相结合的内生优质发展。尤其

是通过教、学、评一体的班本教研与园内合作、

园本教研与区域园际合作的常态化机制，切实

唤醒幼儿教师和幼儿园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效提升幼儿教师的课程意识与创生能力，最

终在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实践探索中

实现多元化、特色化的共生发展。

总而言之，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幼儿园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之下，对幼儿

园课程与游戏的认识理应超越局限于形式表

现机械对立的“两极论”［20］，实现二者的交互融

合、动态发展。对于儿童而言，有机融合的课

程与游戏就是生活中各种有意义的活动，相较

于教师更加关注如何筛选内容、设计组织活动

等，课程、教学、游戏等各类活动所包含的经验

如何与儿童已有的生活、学习经验等有机融合

并继续生长则更为重要。可以认为，幼儿园课

程就是儿童和教师每天都一起做的事情，是儿

童和成年人一起共度时光或共同学习时所发

生的事情，它会为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许多机

会，会考虑到儿童在学习方式和学习速度上的

个体差异，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体验来促

进儿童各种创造力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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